










移民群体 ,华人和印度人从 19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移入缅甸后 ,华、印移民社会以及二者与缅




度人。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学家珀塞尔 (V ictor Purcell)指出 :“在缅甸的中国人比在暹罗、马来
亚或印度支那的中国人 ,在更大程度上把所在国认为是自己的国家。他们学缅甸话要比印度
人快得多。”②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 ( J. L. Christian)在 20世纪 40年代也曾认为 ,“华侨比印侨
更容易学会缅语 ,除了新来的华侨和住在掸邦的云南人以外 ,缅甸所有华侨可以流利地使用缅
语”。③ 1854年下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后 ,大量华人涌入缅甸 ,华人人口数量迅速增加。同时 ,
肇始于清末的缅甸华人民族主义 ,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而增强。与此相适应 ,缅
甸社会中大量华校、华文报纸、华人政治团体相继成立。针对这种变化 ,缅甸学者觉德 ( Kyaw
Thet)认为 , 19世纪华人大量涌入缅甸 ,由于“当地的文化模式和华侨对满族认同的缺少 ,使他
们融入到当地自由等级社会中 ,但是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成立和通讯更加方便 ,华侨归化于当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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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同化于当地的趋势完全停止。例如 , 1935年 ,缅甸华人社会 5—10岁的学童有 12707人 ,
其中有 837人在四所注册的中英学校就读 ,有 2925人在华侨学校学习 ,有近 9000人和缅甸学
生一起就读于其他学校。①
印度移民大量进入缅甸也是始于 19世纪中期。到 20世纪 30年代时 ,在缅甸的印度人已
经达到一百余万人。众多的印度移民在缅甸建构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和经济群落。② 印度移民
社会的独特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语言展现出来的 ,“战前在仰光如果一个人不会说印
地语 ,就无法生活”。③ 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 ,但是“战前 ,仰光实际是印度人的城市 ,他们在
商贸领域发挥重要作用⋯⋯直到 50年代 ,在仰光商人中 ,印地语、乌尔都语还是混合商业用





人　数 比　例 人　数 比　例
华　人 1935941 31876 68. 12% 61718 31. 88%
印度人 1017825 748187 74% 269638 26%
　　资料来源 :“S ta tistics on L iteracy am ong N on - Europeans in B urm a”, in John Leroy Christian, Modern
Burma, B erkeley and L os A ngeles, U niversity of Californ ia Press, 1942, p. 342。参见郁树锟主编 :《南洋年
鉴 》,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 , 1951年 ,第 42页。
从表 1可以看出 ,二战以前缅甸印度人在读、写和使用当地语言方面落后于华人。
1948年 1月 4日缅甸独立后 ,“反法西斯自由同盟 ”独掌政权 ( 1948—1962年 )。这一时
期华、印两大族群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缅甸民族主义的压力 ,开始有意识地融合于当地社
会。例如 , 1957年 9月 ,“缅华教师联合会”通过决议 ,要求华校加强缅文教学 ,增加缅文课时。
一些华校还开始实行“一个学校 ,两种学制 (华文、缅文 ) ”的做法。一些印度穆斯林教师和锡
克人开始适应当地民族化的要求 ,使用缅甸名字和语言。但总体上来说 ,这一时期华、印两大
族群在当地语言的掌握程度上依然保持二战前的格局 (参见表 2)。








华　人 143445 38184 32160 21784 51317
印巴人 239643 9677 79879 13561 136526
　　注 : 所引用资料未将缅甸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分开统计。
资料来源 : “TableⅩⅥ - Race Groups by L iteracy in B urm ese and other Language by Sex ( for A ge 6 Yea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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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可以看出 ,在全缅甸 252个城镇中的 6岁以上的印巴人当中 ,能够用缅文读、写的人所占
比例是 9. 7% ,华人的这一比例是 41. 8%。外来移民在学习使用当地语言的过程中 ,双语现象
是同化过程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。表 2显示 ,华人双语使用者的比例为 15. 2% ,印巴人的相
应比例为 5. 7%。移民在掌握当地语言后 ,对母语的保持和放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最能反映
同化的结果。这一时期华人只能用缅文读、写和丧失母语读、写能力的比例是 26. 6% ,而印巴





传承文化的重要媒介 , 20世纪 70年代以后 ,两个族群的成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
语言上首先同化于当地。虽然这一时期印度人掌握缅语的比例增加很快 ,但印度人一般只在
和缅甸人交往时才使用缅语 ,母语仍是他们族群内部交流的工具 ,而 20世纪 80年代时缅语已
经是不少华人的家庭用语了。另据统计 , 1973—1974年缅甸华人中 5岁以上的有 20. 1万人 ,
印巴人的相应数量为 46. 1万人 ,两个群体中“文盲”(不能使用缅文读与写 )、高中毕业和大学
毕业的人所占比例分别是 : 48%和 67%、5. 7%和 1. 6%、1%和 0. 2%。②
表 1和表 2中的数据虽然均是关于华、印两个群体在缅文读、写能力的统计 ,没有涉及他
们的听、说能力 ,但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,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,所以对语言使用、理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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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的地方 ,印度语言反而占有优势。例如 , 1931年仰光缅族人数量为 121998人 ,而印度人则
达到 212929人 ,占仰光总人口的 53% ,所以直到二战以前仰光各个族群的交际用语是印地语
而不是缅语。





10—12月缅甸收割、加工稻谷的季节前来 ,次年 3—5月返回印度 ,其中一些劳工会在缅甸停
留 2—3年。所以有学者认为 :“马来亚和缅甸的南印度劳工移民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特点 ,
是他们的稳定性、季节性和循环性。”①
缅甸印度移民的这种“候鸟”型特征 ,还特别反映在其出生地上。二战以前 ,出生于印度
的缅甸印度人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70%以上 , ②这表明二战前缅甸的绝大部分印度人是第一代
移民 ,其迁移性和流动性较强。而 1931年缅甸的 193600名华人中有 53%的人出生于缅甸 ,有
46%的人出生于中国。③ 因此 ,二战前华人比印度人在缅甸的定居性更强 ,这意味着华人与当
地人接触交往的时间相对更长 ,受祖籍国语言、文化的影响相对更少 ,从而使其比印度人 (至
少在二战以前 )更快地同化于当地。
第三 ,从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 ,语言同化的程度和速度与移民人口的聚居程度密切相关。
“当一个少数族群地理上相对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地区内时 ,其自我整合的意识会强化 ”, ④极
易与其他族群之间形成隔阂。在这个区域内 ,该少数族群的语言、宗教和其他文化特点往往占
有优势地位。
据统计 , 1931年缅甸华人中有 37%的人居住于城市 (20%居住在大城市 , 17%居住在普通
城市 ) ,有 63%的人居住在乡村 ; 同年 ,印度人中的城市人口比例为 46%。⑤ 而且 ,当时华人和
印度人中的城镇人口占缅甸大工业城镇人口总数的 49. 6% ,在普通城镇所占比例为 18. 5%。⑥
一般而言 ,居住在城镇的缅甸华人会形成较大和较明显的聚居区。在那里 ,便利的交通、
发达的文教事业、集中的人口 ,使他们的文化、语言保持得较好 ; 相比之下 ,居住于山芭 (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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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活动。1931年 ,缅甸华人 (男性 )中从事商业的人口比例为 41. 2% ,印侨 (男性 )中的相应
比例为 16. 7% (印度人一半以上是劳工、苦力 )。② 缅甸独立后 ,大批印度商人撤回印度 ,华人
中的商人比例进一步增加。到 20世纪 50年代后期 ,缅甸华人中从事商业的人口比例已经增
加至 50. 5% ,而劳工仍在缅甸印度人的就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。
流通领域要求从业者在语言上必须当地化 ,特别是缅甸独立前华商作为中介商 ,学习、使
用当地语言是他们经济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一些华商出于生意上的需要 ,特别是那些在缅
甸内地经商的华人 ,“多娶缅妇 ,其子女亦操缅语。间有父母均为华人 ,因多与缅人接触而操
缅语、衣缅装者”。③
缅甸印度人从业者主要是劳工 ,其工作性质对语言的要求则不太高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
斯鲍姆认为 :“对文盲大众来说 ,语言的世界也就是口语的世界。所以 ,无论是官定语言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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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个省后 ,不少印度人作为英殖民者的附庸、跟随者进入缅甸 ,“充当占领者、执法者、管理
者”。① 由于殖民政府的用语主要是英语 ,因此缅甸独立以前 ,这部分担任军警、公务员、技术
人员等的印度人就没有学习缅语的实用动机和归附动机。
3. 婚姻因素。学习语言是个人社会化的必要条件 ,儿童的社会化过程首先从家庭开始 ,
因此家庭的语言背景对移民的语言同化具有特殊意义。19世纪中期以前 ,缅甸的华人移民不
仅人数少 ,而且多为单身男性 ,华人和缅人之间的通婚现象比较普遍。研究缅甸历史的著名学
者哈维 ( G. E. Harvey)曾指出 :“中国人和缅甸人友好相处 ,经常通婚。”②相比之下 ,印度人和
缅人之间的通婚比例要远远低于华人和缅人之间的通婚比例。“中国移民到缅甸比印度人
晚。中国侨民和缅人通婚 ,这点与印度人不同。他们比印度侨民更易被同化 ,更易被纳入缅甸
的社会结构中。”③据 1953年中国驻缅大使馆统计 ,当时缅甸的华人有 35万人 ,其中属中、缅
混血者约为 14万人 ,约占 39%。④ 此外 ,在华人和缅人之间的通婚史上 ,华人往往采取所生男
孩作为“中国人”、所生女孩作为“缅甸人”分别加以教养的做法。⑤ 所以 ,实际上还有许多中、
缅混血女性没有被列入当时中国大使馆的统计范围。另据缅甸政府统计 , 1973年在全缅 42. 3
万名“缅、外”混血者中 ,有印巴血统者约为 2. 09万人 ,其中只有 2000人是印度教徒 ; 信仰佛
教者有 20. 2万人。⑥ 由此可见 ,当时“缅外”混血者中的绝大部分有印巴血统者是孟加拉穆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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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显慢于华人。其原因在于 ,“在语言的各种生存条件和演变条件大致相同的前提下 ,有宗教





成效的努力。它们在缅甸印度教徒中传播宗教文化 ,组织宗教演讲 ,开办宗教学校 ,举行儿童
夏令营 ,对学生进行印度教考试 ,出版印地语、泰米尔语、泰卢固语和尼泊尔语的宗教材料。
当一种语言无法避免其他语言的干扰或不得不与其他语言融合时 ,有宗教支撑的语言一
般向相同宗教的语言靠拢 ,或者是受相同宗教的语言的影响较大 ,或者是干脆选择这种语言 ,
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亲和力。② 这种情况在缅甸华人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。“旅缅华侨大多数
信仰佛教 ,除在仰光及缅属各地建筑中国寺庙外 ,对当地缅甸寺庙及大小金塔兴建 ,莫不捐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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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 ,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印度人与缅人之间的心理距离。例如 ,“缅甸人过分奢侈的生活习惯 ,
在有着严格规定和谨小慎微习惯的印度人看来是浅薄的。缅甸社会离婚的容易在他们看来是
近于男女乱交”。②
相比之下 ,缅甸的华人移民纯粹是经济型和平移民 ,他们大多从事工商业 ,中、缅两国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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